
在二十多年前中國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過程中，
香港《文匯報》曾助一臂之力。此事鮮為人知，連
報社人員恐怕也未必了解。作為涉事者，我卻一直
記憶猶新，總覺得恍若發生在昨日。
許多香港同胞也許還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同中國沒有任何交往的以色列，利用其同英國的關
係在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設立總領事館。設館
的目的既不是為發展同英國的關係，也不是為發展
同香港的關係，而是將此作為立腳點，力爭盡早敲
開中國外交的大門。兩年後，鑒於這一目的一時難
以達到，這個總領事館暫時關閉。到1985年，以色
列認為時來運轉，又恢復這個總領事館，先後派遣
後來擢升為外交部總司長的麥宇仁先生和副總司長
的康露斯女士等外交精英主持館務。他們日常的主
要工作，就是了解中國的外交動向，搜集同以色列
相關的政治與經濟情報。
1989年5月，急於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以色

列，通過美國的一個猶太人社團邀請新華社記者往
訪。錢文榮先生和我奉新華社總社之命，分別從常
駐紐約的聯合國分社和開羅的中東總分社飛抵耶路
撒冷。此前，中國一直視以色列為「政治外交禁
地」，沒有任何內地人士正式訪問這個猶太國家。
因此，以色列對我們二人的到來非常重視，聯合執
政的利庫德集團和工黨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出面會
見。這兩個政黨原本貌合神離，齟齬不斷，但其領
導人在對華關係問題上卻無任何分歧。他們一致表
示，在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以色列方面不
存在任何障礙，只要中國方面同意，簽個建交協
議，「五分鐘之內兩國就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他們熱切希望我們將其這一強烈意願「如實傳達給
包括高層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中國受眾」。

從以色列返回開羅之後，除向北京的總社報告訪問情況之外，我還撰寫了
一篇記述這次難忘的以色列之行的劄記性文字，介紹以色列經濟、社會、文
化情況，簡要提及以色列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願望。當時，中以關係屬於「政
治敏感問題」，我揣摩這篇稿件恐怕內地任何報刊都難以刊用，掂量再三，
我將其作為「記者遊蹤」欄目的稿件試投給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月
刊。說實話，我對稿件的刊用並未抱多大希望。因此，稿子發出後也沒有過
問，編輯部也沒有同我聯繫，我認定稿件是「遭槍斃」了。
這個想法很快被證實是錯了。萬未料到，《中國記者》的編者很有膽識，

迅即將這篇小稿編發，刊載於九月號上。香港《文匯報》不知怎麼發現這篇
稿件，不但迅即轉載，而且給以突出版面。我最早得悉這兩則信息，並非通
過這兩家報刊，而是一位原本不相識的外國人。
這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開羅的辦公室寫稿，忽有一同事通報：樓下有
位以色列人來訪，堅持要見你。我把來人迎進會客室，只見他中上等身材，
一頭皤然銀髮，深度眼鏡後閃現着一雙睿智的眼睛。我剛剛訪問過以色列，
但思前想後，怎麼也記不起同他相識。他顯然看出我的惶惑之情，首先對這
次不速之訪表示歉意，然後就主動自我介紹說，他叫伊扎克巴摩西，是以色
列駐埃及大使館公使銜新聞參贊。緊接着，他從公文包中取出一疊複印文

稿，交到我的手上。我翻開一看，複印稿是中英兩種文字。中文兩頁紙，是
香港《文匯報》轉載的我那篇文章的複印件。英文四頁紙，是香港《文匯
報》這篇轉載文章的全譯文。
我有點驚愕，以為文稿中有什麼問題，這位以色列外交官前來交涉。巴摩

西先生也許看透我的心思，立即解釋說，以色列駐香港總領事館發現這篇文
章，就請人譯成英文，連同原文的複印件一起報回外交部，外交部又傳給駐
埃及大使館。他強調，以色列外交部對這篇文字「頗為讚賞」，認為這是
「中國媒體第一篇客觀公正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色列情況的報道」，特責成
駐埃及大使館向作者表示感謝。但是，他們大使館不知道我的聯繫方式，故
而他就唐突登門造訪。他們使館希望，今後願做新華社同以色列外交部聯繫
的便捷渠道，願為新華社記者再次訪問以色列作出安排。
聞此，我不禁舒了一口氣。就這樣，香港《文匯報》轉載的這篇稿件，不

但使以色列方面加深了對新華社乃至中國的了解，也使新華社常駐開羅的記
者從此成為以色列駐埃及大使館的座上客。在以後的幾年中，巴摩西先生代
表以色列外交部，幾次登門邀請我和我的同事從開羅前往以色列訪問，為促
進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相互了解作出了一定貢獻。1992年2月，建立於
1948年5月的以色列國和一年多之後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克服種種
困難，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以色列外交部的朋友們後來告訴我，在他們看來，這篇報道的刊發，是中國
「調整長期以來對以色列堅持負面報道的先聲」，透露出「兩國關係有望改善的
積極信號」。以色列方面如此看重這篇報道，我自己沒有料到。但細心一想，這
確實是中國媒體從整天譴責「猶太復國主義」到客觀介紹以色列情況的一個變
革。如果將這視為某種信號的話，這個信號是由《中國記者》發出的，但傳遞給
以色列人，則是由香港《文匯報》完成的。在中以探索建交的過程中，香港《文
匯報》可謂發揮了特殊的溝通作用。這恐怕也是報紙編者始料所未及。
1997年7月，在完成香港回歸的報道任務之後，我曾前往香港《文匯報》
拜訪，提及中以建交過程中這一小插曲。我想了解，在內地報刊每天刊出的
大量報道中，香港《文匯報》是如何發現這篇不起眼的小文，又是出於何種
考慮決定用突出版面轉載，有關編輯究竟是何方神聖。也許是時隔太久的緣
故吧，這些問題未能得到明晰的回答。二十多年過去，我對此一直未能忘
懷。我反覆捉摸，覺得報社編輯具有高度的新聞敏感性，這恐怕是確定無疑
的。轉載引發的影響，編輯當時沒有料到，這看來也是確定無疑的。兩個
「確定無疑」疊加在一起，既令人感佩，也發人深思。新聞從業人員有時是
在不知不覺之間書寫歷史啊。

一
件
難
忘
的
香
港

一
件
難
忘
的
香
港《《
文
匯
報

文
匯
報
》》往
事
往
事

歷

史

與

空

間

■

高
秋
福

荔園是香港最後一個遊樂場，於1997年3月光榮結業，早前在中環
海旁短暫重現，據云乃讓港人重溫已然過去的集體記憶；香港遊樂場
文化源遠流長，有百年歷史，亦見證了香港百年滄桑——話說本港第
一個園林式遊樂場於1915年面世，位於跑馬地，乃華商林景洲所
建，名為樟園，園內廣植樟樹，建有亭台樓閣，起初只招待朋友遊
園，開詩鐘、粵曲演唱會，其後吸引文人雅士慕名而至。
林景洲甚為好客，客人來者不拒，後來索性將樟園轉為收費遊樂
場，在樹蔭下設石枱及石凳給訪客乘涼及飲食；樟園滿有中國傳統文
化氣息，內有「潛社」，乃一中國文學研究社，設於園內三層西式建
築，常舉辦詩鐘活動。林景洲與南華體育會亦有淵源，話說富商郭晏
波捐款萬餘港元贊助南華體育會，該會其時尚未有會址，遂向林景洲
借用樟園為臨時會址。
樟園遊樂場差不多同一時期，跑馬地還有愉園遊樂場，面積比樟園

還要大幾倍，有亭台樓閣、假山小橋，更有紅茶咖啡、滷味小吃、粥
粉麵飯的檔戶，開業後名噪一時，電車公司更一度將跑馬地站改稱為
愉園站。愉園還設有動物園、射擊場、旋轉風車等遊戲場地，乃其時
洋行職員、醫生、教師假日的好去處。
其時西環有一家太白樓，亦為遊樂場，於1915年8月開業，乃富商
李陞以祖先李白的外號命名，園內有花卉樹木和食肆，還有木馬旋轉
機、風槍射擊場、詩謎競猜等遊樂攤位；太白樓又築建池塘供遊人租
用舢舨，大受市民歡迎，電車公司於是在晚間加派車輛行走西環。
樟園及愉園被太白樓搶去不少生意，愉園於是加設遊戲攤位，情況

果然好轉，才得以與太白樓抗衡，並且一度與廣州東園、上海張園齊
名。由此可見，在上世紀初頭二十年內，遊樂場文化在港蔚然成風。
可惜好景不常，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之後，愉園遊客減少，最

終在1922年歇業了，園地則售給香江養和園（即今日的養和醫
院）；樟園亦於同一時期成為養和醫院的一部分，太白樓因人事關係
亦於1924年停業。至此，港島三大遊樂場俱煙消雲散了。
及至1925年，由利希慎經營的利園遊樂場便開業了，話說1923

年，利氏從怡和洋行購入鵝頭山（即利園山），於1925年發展為遊
樂場，園內有粵劇劇院、魔術表演、雜耍表演及酒樓等，其後利園山
一帶改建為利舞台、利園酒店。
東區遊樂場亦位於銅鑼灣，在電車總站側，即怡和街與邊寧頓街交

界，1940年1月開幕，1940年的報章廣告云：「東區遊樂場是娛樂大
集團，有南北歌唱－新奇技藝－草裙艷舞－驚險魔術－狗虱戲－藝術
剪影」，另一欄則說「雪屐場有溜冰舞女 指導初學練習機會」，營
業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1953年5月改建為豪華戲院，至此，港島的
遊樂場歷史就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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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場滄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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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口味
■馮 磊

德誠和尚這首詩，在唐代獲得很高評價，雖然下釣並無所得，但卻有意外的收
穫，寓意得失之間無須介懷。唐代的黃庭堅極愛此詩，曾傳曲音，歌成長短句：「一
波才動萬波隨，蓑衣一釣絲，錦麟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
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可說詞壇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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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子和尚，名德誠，南宗著名禪師。《五燈會元》中引述說他：「節操高邈，度量不
群。」「率性疏野， 唯好山水。」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禪詩，其中一句「滿船空載月明歸」
禪味極濃，滿船無載一物，但卻載滿月明。就如我們袋中無一財物，但心中卻滿足富有一
樣。

生 活 點 滴

圓圓的月餅深深的情

從網上買了幾本《散文》雜誌，坐在辦公室裡閒看。有同
事見了，劈頭來一句：「你老了。」這三個字斬釘截鐵，讓
我倏地一愣：「為什麼？」趕緊搬來鏡子，對着玻璃片研究
一番，似乎還有幾分青春的影子。但是，在外人的眼裡，一
個仍然在讀《散文》雜誌的人，確屬「老人」無疑了。
記得童年時，最討厭吃芫荽。當年家裡的飯桌上，必有
一碗鹹菜，上面間雜着幾片芫荽葉。我總是挑挑揀揀，專
吃鹹菜。不為別的，只是因為受不了芫荽的怪味。不僅芫
荽，我對香椿也極為排斥。鄉間生活，村人頂着烈日下地
勞作，回家後總要從涼水桶裡捧出塊豆腐來。先將其切成
麻將大小的方塊，撒上香椿葉的細絲，然後澆了熬熟的豆
油或者香油，最後撒上一些細鹽。別人吃得津津有味，我
卻望之而卻步。不為別的，只是受不了它的怪味。
後來，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我經常和人一起去鄉村野

店喝羊肉湯。隆冬時節，紙糊的窗外大雪紛飛，屋子裡卻
溫暖如春。待熱氣騰騰的羊湯端上來，白白的湯水上面總
要浮幾片翠綠的香菜葉子。一開始，我只用筷子輕輕將菜
葉撥到一邊去。後來，在喝湯的間隙，有香菜偶爾入口，
竟也不再嫌憎，反而極喜歡它的味道了。尤其是菜梗，口
感甚好。
同樣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香椿也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常
客。泯上一口白酒，用筷子輕輕挑起一點香椿的細絲，那
細絲入口香味悠遠，就像舊時富貴人家爐中的沉香。人的
口味，包括審美觀點，總是在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變化。
我的小學，最初是在一個名叫光明小學的村校開始的。

當年學校裡有位女教師，喜歡電髮、穿喇叭褲和高跟鞋。
大約是一九八二年前後，穿慣了老棉襖和藍制服的人們非
常排斥這些時尚的東西。於是，村子裡開始流行一段順口
溜，其詞曰：「喇叭褲，三丈三，流氓不穿沒人穿。」而

昨天，我去超市給朋友的孩子買衣服，看到年輕的女孩子
們穿着極為清涼。這裝扮，若在一九八零年代初，不被人
指桑罵槐才怪。
回頭想想，穿喇叭褲的那位女老師，今年應該在六十歲
左右了吧？真的佩服她當年的勇氣。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偏好。《將仲子》流行的時代，

男男女女們在感情方面尚能自由；南宋時期，提倡「存天
理」的大儒據說也會包養尼姑；但是，到了清代，女孩子
不裹腳（那其實是自殘）想要嫁個體面人家也難了。至於
說到寫文章，《詩經》時代，大家喜歡短句子；盛唐時
期，詩的寫法靈活多變，體例也極為豐富；到了明清時
期，大才子們都埋頭在搞白話小說和劇本創作。時代變
了，大眾閱讀的口味也在變化，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讀中學時，有語文老師提到魯迅與周作人，屢屢誇讚周
作人文字的好。受了他的感染，我也曾讀過幾篇，但總是
感覺讀不進去。等過了而立之年，再讀知堂先生，感覺迥
然不同。今天，再讀周的隨筆，則純粹已是一種享受了。
最近十年來，我們這些靠擺弄文字買肉吃的人，因為媒體
快速進化的緣故，境遇屢屢發生變化。先是，網絡的興起，
引發了文字風格和傳播模式的變化，為個體的寫作提供了無
限可能。接着，BBS與博客的興起，大家見識了話語場的力
量。再後來，移動媒體日益興盛，把大家維持生計的基礎徹
底顛覆了。眼下，傳統媒體盈利能力下降，而依靠寫字在移
動媒體上混飯吃，至少目前來看還是件不靠譜的事情。所
以，很多靠寫字餬口的朋友，都陸續停筆了。
我也想歇一段時間。不為別的，只為讓自己浮躁的心安
靜一段時間。當別人都在玩微信的時候，我仍然無法捨棄
翻讀書頁的樂趣。或許，這就是與時代脫節，是真的「老
了」吧？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又到中秋，又見月餅，關於月餅的往事又湧上心頭。這小小的月餅雖
然平常，但卻歷經滄桑，閱盡秋色，蘊含着太多的人間真情，讓人一想
起它來，就心馳神往，浮想聯翩，感到無比親切。
在我的故鄉膠東，一向有中秋節送月餅的習俗。每到此時，家家都把

提前備好的月餅用金黃的草紙包起來，再貼上大紅標籤，裝進竹籃裡，
饋送親友。兒時，我們最願幹送禮的事，總是爭先恐後地接過母親手中
的籃子，興高采烈地去「走親戚」。姑家、姨家、姥娘家……一家家把
月餅送出去，又把回贈的月餅一包包地帶回來。如此你來我往，你敬我
愛，月餅沒有減少，情誼卻愈發深厚……就這樣，年年歲歲，月缺月
圓，月餅成了傳情的使者。它總是忠實地履行着自己的職責，把暖融融
的親情送給千家萬戶，溫暖着彼此牽掛的心。
中秋晚上，那更是月餅唱主角的時候。此時，明月當空，千里嬋娟，

一家人圍坐桌旁，一邊賞月，一邊品嚐月餅。那月餅可真豐富：京式
的、廣式的、自造的；芝麻的、五仁的、豆沙的……滿滿地擺了一桌。
隨便拿起一塊，蘸着月光，浴着歡笑，就着茶水，品着滋味，頓覺甜美
沁心，其樂無窮。有道是「明月寄相思，月餅寄深情」。此時的月餅，
不正寄托着人們溫馨愉悅的團圓之情嗎？
吃着美味的月餅，爺爺總愛給我們講「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元

朝末年，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實行殘暴統治，百姓苦不堪言，到處醞釀起
義。統治者為防止百姓造反，規定不准私藏武器，連菜刀也只准十家合
用一把。他們還在每十戶人家中派駐一個「韃子」（即元兵），監視和

管制漢人，還讓這十戶人家來供養他。這些「韃子」兇狠異常，為所欲
為，無惡不作。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想聯合起來除掉他們，但又苦於
沒法聯絡。後來，帶頭造反的朱洪武（即朱元璋）謀劃八月十五夜裡舉
行起義，殺掉韃子。為了統一行動，他想了一個用麵餅傳信的方法，即
在特製的麵餅中，夾入「八月十五起事」的紙條，然後將這些麵餅分送
給各家各戶，再由他們如法炮製，將起義的信息進一步擴散。就這樣，
成千上萬的百姓得到了同時起義的信息，很快組織起來，掀起了轟轟烈
烈的農民大起義，將所有韃子殺掉，也將元朝統治者推翻。為了紀念這
次勝利，人們將立了大功的「麵餅」改稱「月餅」，並形成每年八月十
五過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這故事中的月餅居功至偉，它分明承載着百
姓的共同願望，凝結着抵禦侵略、反抗壓迫的民族團結之情。當然，月
餅帶給我們孩子的，還有更多樂趣，「中秋玩月」就是其中之一。
「玩月」是我們家鄉特有的風俗。每到中秋，家家都用白麵做一些特

殊的「月餅」。這些月餅表面上貼有「五穀豐登」、 「瓜瓞綿綿」、
「招財進寶」、「萬事如意」、「長命富貴」等寓意吉祥的麵塑，放進
鍋裡蒸熟後，再染上顏色，花花綠綠的十分好看。到了中秋之夜，月上
中天時，我們便從家裡跑到街上，每人手裡端着一個用新高粱篾子編的
淺筐，筐裡盛着自己家裡做得最好的「月餅」。披着明亮的月光，我們
邊走邊唱道：「唱月來，唱月來，今年日子好過來！」「唱月餅，唱月
餅，打下的糧食滿屋頂！」「念月餅了，念月餅了，明年還是好年景
了……」大家邊唱便聚攏在一起，把籃子的蓋頭揭開，將五顏六色的月

餅亮在月光下，相互比較、品評，看誰家月餅做得最美、最好，就將其
評為「月王」，接受大家的讚揚和祝福……這歡快的「玩月」，純樸的
童謠，分明表達了人們美好的願望和理想，也唱出了他們豐收的喜悅和
對豐收的期盼之情。而月餅，正是這些美好感情的載體。
如同美麗的環境也會受到污染一樣，這些年來，隨着不正之風的蔓

延，許多月餅也被玷污，變質變味，淪為某些人攀附升遷、謀取私利的
工具。於是，天價月餅，金銀月餅，捆綁着昂貴洋酒、名錶及現金的月
餅也應運而生，以送月餅為名的行賄受賄大行其道，成為社會上的一大
公害。這使本來清白的月餅，也染上了貪腐之情。因此，當看到中央三
令五申，大剎公款送月餅之風時，我這從小喜歡月餅的人也由衷感到高
興。因為這不但
給貪腐之輩以有
力打擊，也讓月
餅得到洗刷，還
了它本來的清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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